【】内为文中线索，黑色为推理分析，红色为结论
作答人：队名：theoutgoing 队员：荀令留香（2785906536） Moon Light（1798095747） Chiebukuro（3286594009）
答：
   本案真正的凶手是邓禄。他提前将书房的锁替换并配备多把钥匙，当晚在书房杀害邓云天后，利用备用钥匙逃离。

一、千面鬼、摄心魔
1.【且每作一案，必要在案发现场留下白莲印记】+【踏出这间书房后，再无其他地方可见可疑血迹，抑或是擦拭血迹、清洗血衣的痕迹】——>其他地方没有血迹，说明书房就是第一案发现场，现场并没有发现白莲印记，所以从这点出发不是千面鬼、摄心魔杀害的邓云天。

2.【“白莲弟子禁入秀、台二州！”您道为何？一记拂子点化恩，两处佛门清净地——秀州资圣寺乃顿悟之所，台州国清寺为天台祖庭，茅祖这是怕这些个混账东西，毁了那些佛门圣地呐！】+【原来茅祖虽逝，这对魔头心里却仍对其仰慕至极，将其佛法箴言奉为圭臬。】+【四月初八为佛诞日，寺中有浴佛法会，以香汤灌沐佛像，寓意洗涤身心尘垢，明心见性。中原寺院庆贺此节，仪式往往持续至翌日午时方歇，长老方丈需全程在场，颇为隆重。】+【心中暗叹：国清寺至姑苏，往返足近千里路程】+【一路颠簸匆忙，三人只在山道上就着水吃了点干粮，短暂休息后便又匆匆上路。】+【邓宅深藏于群山环抱中，唯一的入口是一道天然形成的狭窄裂隙，两侧峭壁如刀削斧劈，仅容一车勉强通过】+【这富贵福禄寿五人，正是白日里各自驾着封窗马车，分五拨将诸位宾客领入深山之人。】+【先说那千面鬼，一身易容功夫好生了得！只需运功片刻，能变作世间任何人，连相貌身形、骨相经脉都能变，那喉间一块“妙音喉骨”更是上下翻飞，学什么像什么，便是那新媳妇的娇嗔、县太爷的官腔，都仿得惟妙惟肖，当真神鬼莫测！】——>四月初八是佛诞日，作为国清寺长老的惠通大师理应直到四月初九正午都待在国清寺。姑苏与大理五千余里的路程宋煜二人花了18天，二人一天只赶半天路，而国清寺与姑苏往返千余里，最少也需要0.9天，因此从时间上看是来不及的；另外，宋煜二人四月初九辰时便与邓福接应前往邓宅，一行人除了必要的绕路并没有耽搁路程，但到达邓宅时惠通大师已经到了。山谷的一线天仅容一辆马车通过，再加上旁白证明富贵福禄寿五人确实是分拨接送客人的，因此惠通大师的到达一定更在宋煜二人之前，也就是辰时之前，那就违背了佛诞日长老需要待到翌日正午的习俗。因此四月初九出现在邓府的惠通大师不是真正的惠通大师，而是千面鬼假扮的。（因为千面鬼、摄心魔谨遵茅祖箴言，所以他们不可能进入台州，不存在“千面鬼、摄心魔就是惠通大师本人”、“千面鬼在国清寺假扮”的可能性）

3.【早年便有见识过朱家独门单传绝技‘错骨分筋手’，今日上手拆招，更觉其中精妙】+【据闻三月间，那‘千面鬼’还在江州闹出好大风波，化身知府幕僚，窃取官印，搅得满城风雨。其易容之术神鬼莫测，连至亲之人亦难分辨。】+【其一，变不得飞禽走兽；其二，仿不来他人武功；其三，无法帮他人改换形容。
】+【除凶手外，其余出场人物均不存在主观意愿上的包庇、伪证】+【数招之间，宋煜与楚歆已觉察到对方二人招数中均透着熟悉的邓家武学底子。】+【笙姨娘、月小姐、万钧少爷、静丫头还有我，自八年前随老爷避祸入山后，便从未踏出过这宅邸一步，倒是富贵福禄寿偶尔会奉命出去采购些必需品；万山少爷则常年在外打理隐匿产业，不常在府中久居】+【这二人出门行事，从不以真容示人，端的诡秘非常！】——>惠通大师若是千面鬼所化，在无人包庇的情况下有陆灿、公冶二人为证，拥有不在场证明；

（如果惠通大师真的和邓云天关系很好而不顾重大日子前来，也就是如果惠通大师不是千面鬼）朱凌虎会家传武学，千面鬼无法仿制，因此朱凌虎不是千面鬼；千面鬼三月份还在江州闹出风雨，所以八年来从未下山的朱笙、邓月、邓万钧、小静、邓万安不是千面鬼；宋煜二人与邓福邓禄二人交手发现其有邓家武学底子，千面鬼也无法仿制，因此邓福邓禄均不是千面鬼（至此已经能证明千面鬼无法作案：千面鬼若要作案应该是先杀了邓云天并移动他的遗体后变成小孩从通气窗中逃脱，这就证明他必须是没有不在场证明的朱凌虎、邓禄或邓月三人之一，而前面已经证明这三人均不可能是千面鬼）；那就只有富贵寿和万山有可能。但是如果他们其中之一是千面鬼所化，那就说明千面鬼知道邓府位置，不可能等两个月高手云集了再作案，排除（并且除了邓禄，这些人也均有不在场证明）；宋煜、崔沅有不在场证明；公冶、陆灿二人在无人包庇的情况下有不在场证明；另外，序言里说千面鬼和摄心魔二人出门从不以真容示人，这也能证明涉案人员不存在其真实身份便是千面鬼或摄心魔的可能性。（序言的可信度是很高的，因为开篇便引用了文丞相的诗，这证明至少已是南宋末年以后的说书，其足以证明历史上的千面鬼和摄心魔的行事风格向来如此，并未在本案中有所改变）

综上，千面鬼无法作案。

4.【这二人从未同时现身】+【邓宅内外及附近，再无其他人暗藏，亦未寻得任何人类尸骨。踏出这间书房后，再无其他地方可见可疑血迹，抑或是擦拭血迹、清洗血衣的痕迹。】+【然此术有三处破绽：其一，如同那耍猴戏的，一次只能拿捏一个活人；其二，被此术操纵后，若是离那魔头一里地界开外，便会自动破除；其三，中术者醒来时，连几时被控、做过何事、说过何话都记得清清楚楚。
】+【“……没有，一丝内力也无……经脉空空荡荡，就是个再普通不过的稚童……”】+【心脉震碎，口鼻溢血乃是必然。】+【倘若邓伯父中掌后即以此姿势倒下不动，口鼻溢血应在其头部下方形成相对稳定的浸染区域，而非这种被外力扰乱过的痕迹。】——>如果千面鬼就是惠通大师，或者千面鬼在场但并未作案的情况下，就不可能有摄心魔在场。但若千面鬼根本不在场的话，那便有可能存在摄心魔在场的情况。
邓宅内外无人暗藏，且被控者知道自己被控，所以摄心魔即使控制庄内人杀人，案发后也无法在外继续控制，在外控制杀人不成立；

如果摄心魔就在场内（虽然有提到他们不以真面目示人，但也排除一下‘在场有人是摄心魔本体’的情况），那ta有两种可能去杀邓云天：第一种还是上述利用通风口逃生的手法。这种情况下只能是邓万钧去杀人，那么不管是邓万钧本人是摄心魔还是朱笙是摄心魔她控制了邓万钧（摄心魔一次只能控制一个活人，并且被控之人脱离控制后对自己被控的事一清二楚，因此摄心魔不可能在二人之外，因为那样必然会存在朱笙或邓万钧主观包庇做伪证的情况），均存在两个问题：第一，邓万钧本人是个稚童，没有功力去杀邓云天；第二，朱笙和邓万钧八年内未出过邓宅，不可能是在外闹得江湖人心惶惶的摄心魔。另外，尽管不太可能，但就算退一步讲，摄心魔控制了千面鬼用上述手法去作案，那也可以用前述理由排除（有机会作案的朱凌虎、邓禄和邓月均不可能是千面鬼）。因此第一种可能可以排除。

第二种可能是摄心魔直接控制邓云天自杀（用自己左掌掌心朝上打自己左肩这个姿势虽然有有点反人类，但并非不可能），那么现场就不该有移动尸体的痕迹；而如果是在现场提前弄了些血让邓云天在血液上移动则又会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邓云天自杀后口鼻溢血，会在头部下面形成相对稳定的浸染区域，这可能会遮挡覆盖原来的血迹形状；第二个问题则是血液的来源问题，不可能出自死者，那么只能是出自摄心魔或其他人，而又因为邓宅没有其他地方有人类尸骨、血迹或擦拭血迹的痕迹，所以也不存在提前撒血再控制人自杀的情况（同理，排除邓云天在非控制状态下自杀的情况）

综上，摄心魔也无法作案。




二、真凶及作案手法
1.【没有，一丝内力也无……经脉空空荡荡，就是个再普通不过的稚童……】+【开门后，我与福禄寿查过房内，确无藏人。至于检查老爷遗体时，福禄寿他们更是一直在旁看着整一个过程，我绝无半点偷摸塞钥匙的可能！】+【此锁乃特制，钥匙仅此一把，由老爷贴身保管。无论内外，皆需此钥匙方能开关、上锁。】+【钥匙是在邓伯父外衣内兜中被发现的；而遗体被发现时，衣服穿戴整齐。无论布置何种机关，凶手均无法令钥匙穿过那衣物外皮，落入贴身内兜中！】+【于是，我们便合力撞门，这门又沉又结实，撞了好几下才开。】——>根据上述推理和文中线索可以排除的密室手法有；1、千面鬼或摄心魔作案；2、邓万钧作案；3、进门时将钥匙藏进死者内兜中；4、配钥匙；5、用线之类的东西在外锁门后将钥匙送回去；6、假装门被锁，其实撞门时门是未锁的（这种情况下门不可能很沉需要撞几下才能撞开）。排除这些情况后我们认为凶手只可能使用了一种手法：那就是置换书房的锁，这样钥匙就不唯一了，杀人后将死者原来的钥匙替换成新锁的钥匙，凶手自己用另一把锁在书房外上锁后离开即可。



2.【我回家后便将袍子挂了起来，若非小静心细，恐怕至今都未能发现。】+【此地深藏群山，入口仅一线天，形同绝地。若非邓家心腹引路，外人绝难觅其踪迹。白莲教余孽纵使消息灵通知其大概方位，却又如何能精准寻得此等隐秘所在？更遑论将那催命信笺，神不知鬼不觉塞入那隐姓埋名的邓大公子贴身衣袋之中？】+【信中明言‘四月初十，血洗邓府’，而发出这血莲令时却是今年二月之前，距那所谓‘血莲绽放之日’尚有两个月之多。这岂非是故意打草惊蛇，让邓伯父有充裕时间召集帮手，严阵以待？这……这简直不像索命，倒像是唯恐邓家防备不足一般！】+【老爷、笙姨娘、月小姐、万山少爷、万钧少爷、我、静丫头、以及邓富、邓贵、邓福、邓禄、邓寿，除此十二人外，平日里府内便再无其他人。】+【笙姨娘、月小姐、万钧少爷、静丫头还有我，自八年前随老爷避祸入山后，便从未踏出过这宅邸一步，倒是富贵福禄寿偶尔会奉命出去采购些必需品；万山少爷则常年在外打理隐匿产业，不常在府中久居。】——>兜兜转转，凶手只能是没有不在场证明的三人——朱凌虎、邓禄和邓月中之一。让我们先把目光放回那封信的身上。宋煜楚歆二人的分析正中要害，这血莲令不太可能是白莲教人发出的，据我们推测，杀害邓云天的凶手很可能正是邓宅里的人，他假借白莲教的名义实则并非为了血洗邓宅，只是为了杀害邓云天并将祸水东引而已（如果直接杀害邓云天的话邓宅内嫌疑人有限，很容易暴露自己）。那么是谁假借白莲教之名发出这血莲令的呢？首先我们来分析谁能做到在邓万山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这封信放进其贴身衣袋的，如前所述，白莲教的人不太可能（就算是也只有摄心魔有机会做到，但摄心魔不可能时时刻刻控制着邓万山，所以邓万山解控后肯定能意识到是摄心魔所为，而不会对这封信的由来一无所知），那么我们认为就只能是邓宅里的人所为，邓万山回到邓宅后，将袍子挂了起来，这个时候邓宅的人便均有机会将信放进内袋，平日里邓宅只会有邓云天、朱笙、邓万安、邓万山、邓万钧、邓月、小静、富贵福禄寿十二人外，再无他人，因此朱凌虎可以排除；而前述换锁的手法需要提前准备好要换的锁和钥匙，八年来足不出户的邓月是不具备这个条件，因此凶手只能是邓禄。邓禄有机会把信放进邓万山的衣服内袋里，并且有机会趁着外出采购的机会配备锁和钥匙，他完全符合凶手的条件。





